
第一章 穿越古代 

高怡秋覺得耳邊亂哄哄的，一陣哭一陣鬧的，想讓祕書小劉叫他們都閉嘴，卻又

怎麼都醒不過來，最後還是被哭鬧的人一嗓子嚎醒的，意識慢慢清醒，耳邊的聲

音也跟著清楚了起來。 

「我的秋兒啊，連妳也要離我老婆子而去了嗎？你們這些天殺的，秋兒都這樣了，

你們還瞞著我呢！若是我的秋兒有個什麼三長兩短，看我能饒了你們誰……」 

高怡秋一邊撐起千斤重的眼皮，一邊想，這是誰在辦公室裡叫罵哭鬧，這可是法

治社會，這樣赤裸裸的威脅真的沒問題嗎？ 

睜開眼，入眼是明亮的環境，高怡秋第一反應就是這種明亮絕不屬於現代的燈光，

然後又突然冒出來另一個想法，這是蠟燭的光亮，是因為蠟燭點的多，哪怕一枝

蠟燭的亮度有限，點的多了，自然也就亮了。 

滿屋子鬧哄哄的，讓她不能專心想為什麼會突然冒出來第二個想法，艱難的扭了

一下頭就看到滿屋子的人，然後發現這些人都是古裝打扮，模樣沒看清一個，只

覺得珠光寶氣的刺眼。 

高怡秋還沒來得及想是誰在惡搞自己，身邊就有一人猛的撲過來，驚喜的喊道：

「秋兒妳醒了！」 

高怡秋被這樣一撲，本來就頭疼欲裂的腦袋來不及反應，直接當機了…… 

 

迷迷糊糊之間，高怡秋覺得自己成了一個武將家裡的女孩。 

她原本有著和美的家庭，溫柔的母親，雖然不經常在家，卻對自己特別特別好的

父親。 

家裡祖母慈愛，伯母可親，小叔也說家中小輩裡最喜歡的就是自己，她覺得生活

是那麼的美好。 

直到後來，父親去打仗再也沒回來，和父親一樣永遠回不來的還有一直守護著邊

關的外祖父。 

母親經常以淚洗面，就連弟弟的出生也沒讓她好起來，而弟弟從出生身體就不好，

哪怕從小就用最好的藥養著也沒活過三歲。 

弟弟的夭折好像把母親所有的生氣都帶走了，不管她怎麼在內心裡祈求，最後也

沒有留下母親。 

接下來的時光，她的生活也開始充滿了眼淚，家裡總會有不同的人來陪著她哭，

哪怕有時候她並不想再哭了，那些人也會讓她想起父親、想起母親、想起軟綿綿

的弟弟，想起他們都已經離自己而去…… 

她每日被傷心和難過包圍著，十來歲的孩子，身體慢慢的也變得不好起來，每日

虛弱的躺在床上。 

總是有「真的好想和他們一起離開啊」的想法衝擊著高怡秋，但潛意識裡留下的

那絲清醒，卻提醒著她—— 

我不是這個高怡秋，我的父母從來都沒有那樣的愛過我，弟弟也從未可愛過。哪

怕我真的曾經有過這樣好的家人，他們也會盼著我能好好的生活下去，而不是和



他們一起離開！ 

那絲清明一遍又一遍的提醒著高怡秋，堅強的信念和厭世的情緒相互衝擊著，意

識越來越清醒，最後高怡秋憑藉著強大的意志力，終於打破了禁錮，清醒了！ 

入眼的華麗帳子，讓她腦子裡直接的反應是「這是哪？好陌生」，另一個聲音卻

說「這是在我的內室裡」。 

彷彿有兩個人格存在，截然不同的反應，讓高怡秋頭疼欲裂，趕緊閉上眼睛，不

再受外界的干擾，這才覺得好過了些。 

看不到東西，身體的自然反應降到最低，高怡秋以堅強的意志慢慢的梳理著腦中

平白出現的記憶與情緒……再睜開眼睛，重新看到華麗的帳子，已經不能再影響

到她的心神。 

現在主導這個身體的，不再是那個每日只想隨著父母而去的少女高怡秋，而是從

現代穿越而來，經歷過從未感受過父母疼愛，幾乎是獨自掙扎長大，還要在上學

時就被父母吸血的高怡秋。 

看著帳子上那繁瑣的花紋，高怡秋從原主的記憶中知道，這個家庭確實富裕，還

是那種哪怕像自己這樣，被同學們戲稱為金錢收割機的人，就算再奮鬥二十年，

也積攢不了一半的富裕程度。 

而這些財富，都是母親馮氏的。 

穿越而來的高怡秋，瞬間成為了真正的有錢人，可她卻高興不起來。 

如果不是這些家業，說不定這具身體的原主，少女高怡秋，還不會這麼早就去了。 

現在高怡秋腦子清楚了，知道自己在夢中成為的那個少女，其實真的已經隨著父

母的腳步去了，而自己在現代，也因為連續加班一周猝死。 

不知什麼原因，自己的靈魂進入到這個身體，體驗了一遍原主從小到大的經歷，

如果不是自己內心足夠堅強，恐怕也和原主一樣…… 

原主不知道她是因為繼承了母親無數的產業，才導致被人設計，早早的抑鬱而去。 

見識過世間險惡，又有著原主的記憶，高怡秋知道祖母李氏和自己根本就沒有任

何的血緣關係，而原主的死就是那假裝慈愛的祖母，一手導致的！ 

高怡秋接受整理完所有記憶之後，發現自己現在所在的世界，既不是歷史上存在

過的任何朝代，也不是什麼其他未知的時空，而是自己曾經看過的一本名叫《王

爺的心頭寵》的小說。 

她現在有著原主的記憶，更是在夢中經歷過原主所有的喜怒哀樂，讓她覺得這個

世界雖然是小說的世界，卻也是真實存在的。 

《王爺的心頭寵》這本小說，男主角就是現在的寧王，而高怡秋穿成的身分，是

一個在書中連名字都不配擁有的配角。 

這讓高怡秋想到一個問題，也不知道是因為穿越來的是她，原主才叫高怡秋，還

是因為這個世界自我補完後，原主名叫高怡秋，她才穿越而來！ 

高怡秋實在想不出到底是哪個原因才導致自己穿越的，好在她向來是個務實的人，

想不清的就先放在一邊，當務之急還是先把故事仔細捋一遍，找出對她有利的才

是正事。 



雖然《王爺的心頭寵》是一本浪漫甜蜜又夢幻的愛情小說，不過畢竟男主角最後

是要做皇帝的，一些大事件文中還是有所交代。 

比如後面的番外中有提過，寧王繼位後，在安置傷殘的退伍軍人和犧牲的戰士遺

孤時，發現高家以李氏為主的一干人等，為了霸佔犧牲將領高尋安與其妻的遺產，

設計害死其獨女，被人揭發。 

帝王一怒，血流成河，高家一眾人等全部斬首。 

高怡秋知道，就算以後寧王繼位後要清算，也不會在自己活著的情況下，卻處決

了李氏及其兒孫，所以她要做的不只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還要想辦法為原主報

仇。 

她不能在佔用了這個身體後，心安理得的只保全自己，她要讓那些曾經害過原主

的人，都得到應有的報應。 

對於怎麼為小女孩報仇，高怡秋心裡已經隱隱有了計畫，只不過現在並不是一心

想這個的時候——現在最主要的是先讓自己活下去。 

她嗓子乾得冒煙，要先喝點水，要不然還沒報仇，她覺得就要先被渴死了。 

高怡秋輕哼了一聲，旁邊守夜的翠紅，被那聲輕哼聲驚醒，趕緊近前，見高怡秋

是醒著的，眼中迸發出驚喜的光芒。 

她並沒有大呼小叫，而是輕聲問道：「姑娘可要喝點水？」 

這兩年每當高怡秋生病，都是翠紅在守夜，這些她都是做熟了的，也沒等吩咐，

直接去桌子上倒了水過來。 

高怡秋就著翠紅的手，連著喝了兩大杯，才覺得活了過來。 

夜正深，被翠紅服侍著，換下被汗打濕的衣服後再次躺下，她要趕緊再睡會，依

照之前的情況，明日一早那些一直「關心」著自己的人，絕對會前來看望的。 

這身體經常病著，跟心理生了病也是有關，小小的原主說是因為一場風寒而要了

性命，其實真正的原因應該算是抑鬱而亡。 

原主年紀小，又被困在憂鬱之中，但她可不會每天只想著傷春悲秋，自艾自憐，

她會趕緊把身體養好，才能好好回敬那些害了原主的人。 

翠紅總覺得姑娘這次醒來，有些地方不一樣了。以前姑娘不管是從睡夢中醒來，

還是從昏迷中醒來，眼中從來都是悲切的、哀戚的。 

今天姑娘醒過來，眼中的悲切沒了，眼眸亮晶晶的，漂亮極了。 

 

 

高怡秋睡得正香，卻被人搖晃著叫醒了。 

剛準備伸胳膊隨便撈個東西砸過去，就想起自己穿越的事實，平靜好情緒，才半

掀起眼皮，看向那個搖醒自己的人。 

搖她的是丫鬟巧雲，巧雲一早過來，聽翠紅說昨夜高怡秋已經醒過來，就先讓翠

紅回去，接著打發人告訴李氏，等了會兒，聽到李氏進來院子的聲音，便直接把

高怡秋搖醒，如此，李氏進門見到的才會是醒著的人。 

巧雲見高怡秋醒了，也習慣了她半死不活的樣子，直接把人扶起來，在背後墊了



個靠枕，說：「姑娘，老太太知道您燒退了，半夜就想過來看您，好在被巧香姊

姊攔住了。這不，今天一早就過來看您了。」 

誰家探病，在病人睡著的時候一定要把人叫醒的！巧雲這個李氏的狗腿子，真是

世間第一惡毒！ 

高怡秋暗自咬著牙想：我忍，忍過去這幾天，我讓妳們也嘗嘗睡不好覺的滋味。 

李氏被一眾丫鬟婆子簇擁著，進了高怡秋的臥室，先是用帕子擦了擦不知道存在

不存在的眼淚，才哭喊道：「秋兒，妳這次真的是嚇死祖母了，若妳再有個什麼

三長兩短，可讓我怎麼活啊！」 

扶著她的巧香就趕緊勸解，「老太太您可千萬要保重，姑娘現在不是已經好了嗎，

您好好的，姑娘也能安心養病不是。」 

高怡秋有著這個身體所有的記憶，知道現在的原主已經抑鬱到一天也說不了幾句

話的地步，正好高怡秋也懶得搭理李氏，只勉強地掀開一半眼皮，然後就維持著

一副厭世的表情誰也不理。 

果然她的這番作為，李氏一點也不奇怪，自顧自的坐在床邊，拉開了今天幫助高

怡秋思念父母的序幕，喋喋不休的說起了原主已經去世的至親。 

李氏在那裡吧啦吧啦說個不停，高怡秋只需要維持住厭世的表情，靠在靠枕上半

躺著，耷拉著眼皮想著自己的事。 

李氏吧啦的差不多了，最後總結道：「秋兒妳可千萬別想不開，只是小小的風寒，

妳可千萬別像妳弟弟那樣，一聲不吭的就隨著妳父親走了。」 

她說的差不多了，也到了用早膳的時間，食物的香氣充斥著整個房間。 

十二歲的身體，正是能吞下一頭牛的時候，之前是抑鬱、厭世，整天沒有食慾，

現在換成一心想報仇的高怡秋，精神卻是比誰都好，身體機能被喚醒，然後她就

覺得餓了。 

李氏戲做得很全，端了一碗粥準備親自來餵高怡秋，但還沒等她過來，高怡秋扭

身朝裡，一副拒絕的樣子。 

身後是李氏不停的勸說，高怡秋使勁吸著肚子，擔心這時候傳出不合時宜的咕嚕

聲。 

不是她不想吃李氏餵的飯，而是每次李氏餵飯絕對會接著提起她去世的父母。 

別說原主本來就抑鬱久了，經常沒有食慾，就是有食慾的人，在吃飯的時候，有

人在身邊一直提起去世的親人，大多數人也會心裡難受吃不下去。 

高怡秋一邊等著她走，等嬤嬤勸自己時再順勢下去吃飯，一邊在心裡想著，看來

計畫要提前了，要不然每天吃飯的時候來這麼一齣，哪怕自己演技好，估計肚子

也不準備配合。 

好不容易挨到李氏離開，奶娘郭嬤嬤才端著碗湊過來，輕聲哄著，「姑娘多少吃

點吧，待會還要吃藥的。」 

當初馮氏選郭嬤嬤做自己長女的奶娘，看重的是她為人老實，不會對自己閨女使

歪心思，然而人確實是老實，對高怡秋也是真的挖心挖肺的疼愛，其他方面卻實

在有些不夠，哪怕她能多長一點心眼，也不會讓李氏得逞了。 



不過，這樣的奶嬤嬤不適合之前的高怡秋，卻對現在的高怡秋適合的很。 

沒等郭嬤嬤多勸，高怡秋就自己起來，維持著那厭世的表情，也不洗漱，直接坐

到桌子旁獨自吃了起來。 

不是高怡秋不想洗漱，實在是原主的習慣不是那樣，別人叫原主做什麼，她就做

那件事，對其他的事情並不關心也不在意。 

要是突然說要先洗漱，讓人打水進來，只怕另外兩個丫鬟會覺得怪，像郭嬤嬤這

樣純真的人難找，自己有什麼和之前不同的地方，她只會想著自己好了，別的不

會多想。 

本來覺得能吃一頭牛，結果只用了一碗粥，最後又吃了一個水晶餃，幾口小菜，

就實在吃不下了。 

高怡秋覺得自己吃的少，可在郭嬤嬤看來比起以前那可是真不少了，心裡只有高

興的分。 

郭嬤嬤笑著對她說：「今日姑娘用的不少，可千萬別馬上回床上躺著，免得積食。」 

郭嬤嬤說完，見高怡秋起身去了窗邊站著，心裡就更高興了，趕緊讓丫鬟們進來

收拾，自己親自打來水，準備服侍高怡秋洗漱。 

高怡秋也由著她，心裡想著待會把她們都打發出去，自己好檢查一下手裡的東西。 

她坐在梳妝檯前，正被郭嬤嬤打理著頭髮，突然感覺到一股強烈的視線，卻沒有

亂動去尋找視線的主人——其實不用看也知道，一定是巧雲指揮小丫頭收拾桌子，

發現自己今天的飯量見長，心裡開始奇怪了。 

這麼小心，還是引起了她的注意。 

高怡秋知道，只要讓她發現自己有一絲見好的跡象，李氏那邊中午就會調整計畫，

可能會更頻繁的讓人來引導自己，也可能會直接讓自己病逝，畢竟自己最近生病

頻繁，直接病逝也沒什麼人會懷疑。 

看似平靜的閨房之中，實則隱藏了無限的殺機。 

越是危急，高怡秋越是平靜，在清醒過來時，她就知道李氏不會讓自己活到及笄，

只有還在少年時就去世，外人才不會注意到自己母親留下的那無數的嫁妝。 

郭嬤嬤拿起妝奩裡的首飾，在高怡秋頭上先比了一下，還沒等戴上，就被高怡秋

一把奪過來扔掉，扔掉首飾還不夠，高怡秋又把桌子上的妝奩打翻在地。 

扔掉首飾的那一刻，高怡秋覺得那猶如實質的視線，落在身上就輕了很多。 

巧雲收回觀察高怡秋的眼神，對屋裡噤若寒蟬的小丫頭們輕聲說：「都出去吧。」

然後自己就準備上前來勸。 

高怡秋沒等她近前，起身就往外推愣在一旁的郭嬤嬤，半路又加上往這邊過來的

巧雲，將兩人都推到內室門外，砰的一聲關上了門，還不忘插上門閂。 

郭嬤嬤被高怡秋推出去後才反應過來，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哆嗦著嘴唇說：

「姑娘這是，這是怎麼了！」 

郭嬤嬤哪怕再天真，也知道自家姑娘是生了心病。之前發脾氣，最多扔掉手中的

東西，大多也都是對著小丫頭的時候，哪像今天這樣，扔了首飾還不算完，把妝

奩也打翻了，最後還把自己給推了出來。 



她現在不只是面子上掛不住，主要還是在擔心自己奶大的孩子，好像病得更嚴重

了！ 

高怡秋聽著外面巧雲溫聲細語的勸著郭嬤嬤離開，在心裡對郭嬤嬤說了句抱歉，

只有表現得比之前更嚴重，才不會引起她們的注意，也有利於接下來的計畫。 

等外面完全安靜了，高怡秋才回到床邊，上床到內側的櫃子邊，拿下放著她整個

家當的，一個三層的匣子。 

對，這樣重要的東西，原主就放在了抬眼就能看得到的地方，而且很多人也都知

道這裡面裝的是什麼。 

因為有著原主的記憶，高怡秋知道原主之所以沒有把這麼重要的東西藏起來，因

為這是母親鄭重交給她的東西，她只是藉由每天看到它來緩解對母親的思念。 

只是在高怡秋看來，這樣明晃晃地擺著，都不知道該說原主心大，還是該說李氏

太信任自己的能力，準備等原主死了，再順理成章的拿走這些東西。 

打開匣子，第一層是無數的銀票，一萬兩面值的就有二十幾張，剩餘的都是五千

兩和一千兩面值的銀票。 

都拿出來數了數，足有三十幾萬兩。 

數完，她把銀票收在了一邊，再打開第二層，這層放的是厚厚一疊地契和房契。 

這些地契和房契，原主只是大概知道個數目，高怡秋又重新過了一遍，心裡有了

更清楚的認識——比起上一層的銀票，這一層的東西，價值更是不菲。 

打開最後一層，裡面只有幾張地契和一把鑰匙。 

地契是老家的地，鑰匙是京城外一個莊子上宅子的鑰匙，那莊子除了面積大一些，

別的也沒什麼特別之處，高怡秋卻知道自己能不能翻身的關鍵在那個莊子上。 

莊子裡面的人，是自己最後的依仗。 

那裡沒什麼身分貴重的人物，也沒住什麼名士大儒，裡面只是安置了很多從戰場

上下來的傷兵，都是外祖父和父親手底下的兵。 

原主把這把鑰匙單獨放在最底層，是因為母親去世之前一再交代要讓她看顧著那

裡的人。 

想起母親，心口就難受得厲害，眼淚不自知的流了下來。 

淚水滴落在手上，一下驚醒了高怡秋，她知道這是身體的自然反應，是曾經年幼

的另一個高怡秋每日都要反覆經歷的。 

 


